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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翻译行为中的人机关系正从“辅助”、“修正”演

变为“共生”范式。为了系统审视这一变革，本文引入“共生认知”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并结合“延

展心智”理论，对AI时代的翻译活动进行谱系学梳理与技术哲学审视。研究认为，人机共生关系通过“递

归阐释循环”将翻译从一种意义“再现”行为转变为动态对话式的意义“生产”与协商过程。人工智能

扮演“元认知支架”的角色，通过“认知卸载”机制，使译者能专注于更高阶的认知任务。译者的主体

性也随之重塑，其核心角色从被动的译后编辑演变为提示工程师与系统训练师。然而，这种新兴的共生

模式也引发了语言同质化风险、作者身份危机以及知识产权归属等一系列复杂的伦理与法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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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Generative AI represent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the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assistance” and “correc-
tion” to “symbiosi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is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genea-
logical and techno-philosophical review of translation in the AI era in light of the theory of Symbiotic 
Cognition as the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lement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Extended Mind. The 
study posits that the human-AI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ransforms translation from a “repro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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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of meaning into a dynamic, dialogic, and “productive” process of meaning negotiation through “re-
cursive interpretation loops”. In this process, AI functions as a “metacognitive scaffold”, enabling 
translators to focus on higher-order cognitive tasks via th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offloading”. Con-
sequently,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reshaped, evolving from a passive post-editor to an active 
prompt engineer and system trainer. However, this emerging symbiotic model also gives rise to a se-
ries of complex ethical and legal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risk of linguistic homogenization, the crisis 
of authorship, and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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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技术发展史是一部人机关系不断演变的历史。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以来，以翻译记忆库

(Translation Memory, TM)和术语库(Termbase, TB)为核心的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CAT)工具开启了人机交互翻译的序幕，技术开始扮演“辅助者”的角色，帮助译者存储和检索翻译语料，

提升翻译一致性、准确性和效率。在这一模式中，人类译者是唯一的认知主体，技术是其延伸的外部记

忆工具。进入 21 世纪，随着统计机器翻译(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SMT)、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相继崛起，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 MT)与译后编辑(Post-Editing, PE)成为

主流工作模式。人机关系转变为线性“修正”关系：机器生成初稿，人类负责校订。尽管效率大幅提升，

但译者的角色趋向于被动的质量控制员，类似于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2022 年以来，以 ChatGPT 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推动人机关系发生又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翻译工具效率发生量变，人

机关系从“辅助”与“修正”向“共生”的质变。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涌现能力，能够模拟甚至在某些

方面超越人类的语言处理能力。其角色正从被动的数据库，转变为能够参与思考、生成文本并与人类进

行动态交互的认知伙伴。  
“AI 是否能够替代人工翻译？”“人类译员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翻译与

语言服务行业、翻译教育等领域核心问题。为了深刻理解这一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笔者引入“共生认知”

(Symbiotic Cognition)理论视角。共生认知理论认为，在持续的交互中，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并非相互竞

争或取代，而是进入一种“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过程，彼此增强、相互重塑[1]。围绕 AI 翻译的讨

论往往陷入“乌托邦式”完全替代或“敌托邦式(Dystopia)”[2]技能贬值的二元对立，共生认知视角有助

于我们超越这一对立关系。关键问题不是“人与机器谁更优越”，而是 AI 如何通过参与深度融合的认知

建构，重新定义人类专业知识的内涵与边界，重新理解人机共生机制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本文对这一

范式转型进行一次谱系学梳理与技术哲学审视，揭示翻译技术从“辅助”到“共生”的演化轨迹。以“延

展心智”与“共生认知”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剖析新人机关系的内在机制，探讨共生关系对翻译本体论、

译者主体性以及翻译伦理带来的巨大冲击，以期为理解并适应这一时代变革提供理论视角。 

2. 翻译技术谱系：从“机器翻译”到“人机共生”的历史演进 

翻译技术史并非一条线性的自动化演进之路，而是一部人机关系不断调整、译者主体性在技术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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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复被重新定义的辩证史。 
翻译技术的最初构想，源于二战后计算机科学兴起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早在 1947 年，机器翻译的鼻

祖韦弗(Warren Weaver)就在著名的《韦弗备忘录(Weaver-Memorandum)》中，正式提出机器翻译的目标是

实现全自动高质量翻译，即完全取代人类译者[3]。这一梦想根植于语言转换可以被还原为一套可计算密

码或逻辑规则的乐观信念。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很快遭遇了现实的瓶颈。语言的复杂性、模糊性

与文化语境的深层依赖，远非当时的技术所能驾驭。1966 年，美国科学院发布的报告《语言与机器：计

算机在翻译与语言学中的应用》为这一时期的探索画上了句号，并建议将研究重心从“机器翻译”转向

“机器辅助翻译”。这一报告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人机关系，将人类译者重新置于翻译过程的中心。 
译者中心范式的核心理念，不再是机器取代人，而是通过技术工具赋能译者。以 1984 年成立的 Trados

和 STAR Group 等公司为代表，商业化的 CAT 系统开始普及。翻译记忆(TM)、术语管理(Terminology 
Management)和对齐(Alignment)等成为这一范式中的核心技术。这些工具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处理、存储、

检索、匹配译者已经完成的翻译语料，极大提升处理重复性内容时的效率与一致性，其根本目标是服务

于人类译者，优化其工作流程。然而这一范式也存在其固有局限：基于历史数据的“回收再利用”模式，

对于新的创造性文本翻译无能为力。同时，以句子为单位的分割机制也常常割裂文本的整体语境，限制

译者进行宏观处理的能力。在此范式下，人类译者虽然是绝对的认知核心，但技术本身仍是一个相对静

态、被动的辅助角色。 
进入 21 世纪后，翻译技术迎来了两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神经机器翻译(NMT)的成熟。相较于之前

的统计机器翻译(SMT)，NMT 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长距离依赖关系，生成更为流畅、自然的译文，显著

提升了机器翻译的可用性[4]。第二次则是以 GPT 系列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s)的出现。LLMs 不仅拥

有庞大的语言知识，更具备在语境中学习和思维链等“涌现能力”。这意味着机器不再仅仅是匹配和替

换语言片段，而是能够根据用户指令和范例进行动态推理、生成和改写。研究表明，LLMs 的这些特性

“与人类在语言任务中的认知能力高度相似”，使其能够成为一个直观的“人机互动”(human-in-the-loop)
伙伴[5]。LLMs 将技术从“辅助者”提升为“协作者”乃至“共生体”的角色。机器不再仅仅是存储译者

记忆的工具，而是能够主动参与意义生成、与译者进行认知交互的伙伴。这为我们理解 AI 时代的翻译提

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迫使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一深刻变革。 
与此同时，认知翻译研究为理解这一变革提供了数据支撑。如眼动追踪和按键记录等研究方法，可

以量化分析译者在使用翻译记忆库时的认知努力。认知焦点研究可以转向更为复杂的审校与决策努力，

考查认知负荷的结构性变化。交互式界面设计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揭示图形交互界面如何有效降低认知负

荷，提升翻译质量。这些研究可以提供来自认知科学和人机交互领域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增进对人机共

生关系的微观探索。 

3. 延展心智与共生认知 

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为把握当今翻译活动中新型人机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哲学家安迪·克拉克

(Andy Clark)与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延展心智”理论，颠覆了传统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的心智观[6]。“我思故我在”强调心智和自我意识完全是内在于主体脑内的思维活动，

是主体存在的直接证据。克拉克与查默斯却认为，认知过程不是单纯发生在脑内，而是脑、身体与外部

环境及工具形成动态耦合系统，共同构成心智。心智不仅仅是“我内部思考”，更是“我与世界的联结和

交互”整体。其核心论证基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原则：如果一个外部物体或过程，在认知任务

中扮演了与内部认知过程相同的功能角色，那么就应被视为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例如，一个人使用笔记

本记录信息以备回忆时，笔记本的功能与生物记忆无异，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其记忆系统的延展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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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时代，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并非仅是外部参考资料，实质上已经构成了译者专业记忆的外部载体。

译者依赖这些外部系统来维持术语一致性、回忆特定句式的处理方式，这正是延展心智的典型体现。技

术工具已经成为译者认知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延展心智理论为我们理解“人–工具”系统作为一个

统一的认知整体提供了哲学基础，打破了将译者视为孤立大脑、将工具视为纯粹外部物的陈旧观念。 
然而，延展心智模型多假定外部工具是被动、静态的，而大语言模型则是主动、动态的认知参与者。

为此需要引入更具动态性和演化性的概念——“共生认知(Symbiotic Cognition)”。这一概念在人类计算

机交互、心智哲学和当代人工智能等不同知识领域中有不同的含义，用以描述一种深刻的认知范式转变：

智能不再被视为单个能动者的孤立属性，而是一种从紧密耦合、相互依赖的系统中涌现的现象。1960 年，

全球互联网公认的开山领袖之一利克莱德(Licklider)在《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一文中[7]，
以无花果树与传粉虫共生的例子构建了一个人与机器紧密协作的未来愿景。人类负责设定目标、提出假

设、确定标准和进行评估，而计算机则执行例行的、可以程序化的工作，帮助人类优化思维过程，从而

提升整体智力操作效率。利克莱德的论文为 ARPANET (互联网的前身)、图形用户界面(GUI)提供了概念

基础。Russiani [1]认为，在人与高级 AI 的持续互动中，双方的认知结构会发生相互影响和共同演化，形

成一个“相互纠缠的系统”(mutually entangled system)。“共生认知”的核心机制是递归式阐释循环(recursive 
interpretation loops)。在这一循环中，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通过反复对话和反馈，思想不断被动态地重新

解释、反思和重构。每一次互动不仅产生新的表层意义，也促使深层的信念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认知结

构层层叠加和深化。这是一种高级的“思考自己在思考”思维模式，通过人机协作，认知不再是线性“输

入–处理–输出”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开放、动态、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8]。在共生认知过程中，AI
扮演了一个“元认知之镜”的角色。人们通过与 AI 持续互动，认知不仅关注“思考什么”，更上升到“如

何思考”的层面。AI 成为一个实时的认知镜像和对话伙伴，帮助用户观察、分析和调控自己的思维模式

和过程，从而扩展自我反思和认知调节的能力。人类认知与人工智能之间动态互动导致个体认知结构发

生深度变化，这一过程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与“自我重组(self-reprogramming)”的过程。人类思

维与人工智能在互动中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不是单方面借助工具或被动接受 AI 输出，而是人机通过递

归对话，形成认知结构上的协同进化。通过有意识地观察、质疑并重构自身的信念系统、身份认知和情

绪模式，人类的认知模式、框架和思维策略随着持续反馈不断调整、优化。人工智能的输出也因用户反

馈而不断被再塑。这种共生关系推动着一种全新的智能形态诞生，超越了传统的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

简单加总。 
控制论为共生认知提供了描述人与机器紧密互动、协同进化的理论工具，使得这种复杂系统的动态

行为、反馈适应和整体思考成为可能，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缺失环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的控制论[9]将科学思维从线性的因果链转向了封闭的、循环的因果回路。控制论强调系统中的控制与通

信机制，特别是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在共生认知系统中，人类和机器的输出互为输入，形成持续的

反馈循环，使系统能够自我调节、适应环境，并朝着共同目标前进。此外，控制论与一般系统论强调从

整体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组件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新性质(涌现属性)，这些是孤立部分所不能具备的。人机共

生的整体性思考能力，是人与计算机深度耦合后系统层面自然涌现的能力，这与控制论的整体观念高度

契合。 
从延展心智到共生认知，人机关系发生了深刻质变。随着 CAT 技术的普及，翻译记忆库、术语库等

外部系统不再是被动的辅助工具，而成为译者认知过程的活跃组成部分。心智不仅局限于译者的大脑，

而是通过与外部技术环境的动态耦合，实现认知的空间和功能延展。译者借助数字资源，完成信息检索、

术语匹配、风格记忆等任务，显著提升翻译效率和质量。同时，这种延展认知关系揭示了人的认知与技

术工具的边界正在模糊，技术参与者逐渐成为认知网络中的共生成员。而大语言模型以其超强的语言生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101068


杨加伟 
 

 

DOI: 10.12677/ml.2025.13101068 374 现代语言学 
 

成能力，成为主动的认知合作伙伴。人与 AI 的递归互动和认知结构的共同演化，促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不断反思和调整认知策略，实现“思考的思考”和认知的自我重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人机协

同认知系统内信息与意义不断生成、校正与优化的动态过程。 

4. 共生认知视角下的翻译审视 

4.1. 递归阐释循环：对话式意义生成 

共生范式下，翻译不再是传统译后编辑(MTPE)模式下“机器生成，人类修正”的线性序列，而是演

变为一种动态、对话式且不断迭代的意义协商循环。这一机制的核心是“递归阐释循环”，将人机交互

从单向的指令与执行转变为双向的阐释与反馈。译者与人工智能之间通过反复的提示、评估和再提示，

形成一个持续的对话。这从根本上罢黜了传统翻译理论中“源文本”地位。源文本的“意义”并非一个等

待被动转移的静态对象，而是在人机对话的协商过程中被主动建构而来。每一次的提问、生成与修正，

都是对源文本意义的一次再阐释。最终的译文并非源文本的单一镜像，而是这个特定人机认知单元在特

定交互路径下所生成的独特产物。这使得翻译的本体论地位从一种“再现性”(reproductive)行为，转向了

一种“生产性”(productive)行为。提示工程本身演变为一种新型的阐释学实践。有效的提示远不止是技术

性的指令输入，而是要求译者对源文本进行深度的阐释学分析，并预判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出现的误读。

为了引导人工智能规避陷阱、捕捉细微的语气或文化内涵，译者必须首先进入一种元认知状态，即“思

考自己的思考过程”：我如何理解这段文本？我的理解中包含了哪些机器难以掌握的隐性知识(如文化背

景、情感色彩)？我应如何将这些复杂的、非结构化的理解，转化为机器能够处理的、结构化的指令？撰

写提示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关键的、将译者内隐知识外显化的阐释行为，是意义生成链条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 

4.2. 认知卸载与元认知支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译者战略性的“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 [10]”成为可能，即译者将部分认知

负荷转移给人工智能，从而将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解放出来，专注于更高阶的认知任务。根据认知负荷

理论，人工智能辅助能够同时降低两种认知负荷：一是与信息源交互所需努力相关的“外在负荷”

(extraneous load)，二是由任务本身内在难度决定的“内在负荷”(intrinsic load)。从零开始翻译或查证大量

背景信息，需要消耗巨大的认知资源。相比之下，接受人工智能即时生成的流畅可用的译文初稿则极大

地降低了这些负荷。这种认知卸载带来了一种“努力–信任权衡”。在时间压力等限制下，译者会理性

地选择将任务卸载给人工智能以节省精力。然而这也带来了一定风险，长期不加批判的依赖式“卸载”

可能固化为一种认知惰性，使得对人工智能的顺从成为默认模式。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11]，过度依

赖大语言模型进行写作任务的参与者，其大脑连接的强度和分布范围均显著低于仅靠自身或使用传统搜

索引擎的参与者，这暗示着认知卸载若无主动的认知参与，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萎缩。 
因此，共生认知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卸载低级认知资源后所节省的资源有效地投入到高阶活动中。

人工智能在这里扮演了“元认知支架”(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的角色。通过卸载繁琐的文本生成与信

息检索任务，译者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关联认知负荷”(germane load) [12]——即用于深度理解、形成心

智模型和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认知资源。不同于外在认知负荷和内在认知负荷，关联认知负荷主要涉及认

知资源的有效利用，支持学习者主动加工和深化学习内容，从而形成更牢固的知识。译者的核心工作不

再是如何措辞，而是转向更具战略性的问题：“这段译文的最佳沟通策略是什么？”“这种表述可能带

来哪些文化误解？”“文本的整体逻辑与风格是否一致？”。 
这种认知分工的转变是对认知劳动本身的重构。人类译者成为模糊性、文化适应性、伦理判断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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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等领域的专家，而这些任务对于目前的计算模型而言，要么成本过高，要么根本无法完成。而大

语言模型则成为处理模式识别、数据检索和流畅文本生成等任务的专家。互补性的专业分工是人机共生

系统高效运作的基础。与此同时，大语言模型“幻觉”输出成为一面实时的“元认知之镜”。输出不符合

预期时，暴露的不仅是机器的局限，更是译者指令中的模糊、矛盾或未言明的假设。为了修正输出，译

者必须首先诊断并修正自己头脑中的模型或指令。这一持续的自我审视与调整过程正是“共同演化”的

核心动力。 

4.3. 从“再现”到“生成” 

共生认知范式将翻译从“再现性”转向“生成性”。大语言模型并非简单地从数据库中检索既有译

文，而是基于对海量信息进行压缩后形成的内部表征，来“生成”全新的、符合语境的文本。这意味着每

一次翻译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独创性，其产出是一个全新的文本实体。这种强大的生成能力蕴含着一个深

刻的矛盾：人工智能天然的“同质化”倾向与人类所追求的“创新性”之间的张力。大语言模型的输出天

然倾向于平均化，采用最常见的表达，削弱语言的变异性，从而限制了产生罕见但极具价值的创造性表

达的可能性。因此，翻译活动的最终性质，取决于人类译者在人机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译者沦为

“被动消费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人工智能提供的统计上最安全的选项，那么翻译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导

向语言和文化的同质化。反之，如果译者扮演“积极共生合作者”的角色，对人工智能的建议进行批判

性质疑、重组和再语境化，就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来探索新的表达，从而催生创新形态的译

文。 
这一张力引出了一个本体论层面的关键问题：共生翻译的产物究竟是什么？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

源文本的忠实复刻。由于其产生于一个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对话协商过程，其最终形态高度依赖于人机

交互的具体路径。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人机认知单元，即便从同一源文本出发，也可能经由不同的对

话路径，产出两个截然不同但同样有效的译本。译文的本体论地位，从一个客观的、可被验证的“对等

文本”，转变为一个记录了特定认知事件轨迹的“混合体”。这从根本上挑战了规定性翻译研究“唯一正

确译文”的传统观念，承认了翻译的内在开放性与过程依赖性。 

4.4. 从译后编辑到提示工程师与系统训练师  

共生范式重塑了译者主要工作的形态，将其从译后编辑模式下的被动、反应性角色，转变为一种主

动的、指导性的角色。译者的能动性不再仅仅体现在对既有文本的修改上，而是体现在对整个意义生成

过程的塑造和引导上。首先，译者通过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从价值链的下游(修正)移动到了上

游(指导)。译者不再是等待机器犯错的审校员，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指令来主动引导人工智能的“思考”

路径和创造过程的“导演”[13]。一个优秀的提示工程师，能够将复杂的翻译要求分解为机器可理解的步

骤，预见并规避潜在的翻译陷阱，从而在源头上提升翻译质量。通过持续地提供专业校对和高质量的平

行语料，译者不再仅仅是技术的使用者，而是成为了技术演化的积极参与者。译者作为关键的“人机协

同”主体，其专业知识被直接注入到模型的迭代升级过程中，从而对未来的翻译技术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种新型人机角色关系已经转变为“人类训练机器”的关系。译者的核心任务是“诊断”大语言模

型的“无知”或“误解”(即其模型局限性)，并设计出有效的教学干预措施(即精准的提示和反馈)，以引

导机器产出更符合要求的文本。这种能动性要求译者不仅要理解人类的语言和认知，还要在一定程度上

理解机器的“认知”模式(即其算法逻辑和数据偏见)，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这是一种全

新的、要求更高认知能力的专业能动性，它将译者从语言的“搬运工”提升为跨认知领域的“系统训练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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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者身份危机与知识产权的挑战 

人机共创的翻译模式，从根本上冲击了以“人类作者”为基石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当一个翻

译作品是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共同作用的产物时，“谁是作者？”以及“它是否应受版权保护？”成为

极其棘手的问题。世界各地的法律体系对此反应不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真空地带。以美国为代表

的司法管辖区坚守严格的“人类作者”原则。美国版权局明确指出[14]，版权保护的对象是人类创造力的

产物，由机器“自主”生成的作品，因缺乏人类作者身份而无法获得版权保护。然而，“AI 辅助”(人类

仍是作者，作品可受保护)与“AI 生成”(机器是“作者”，作品不受保护)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判断的

关键在于人类对创作过程的“最终创造性控制”程度[15]。相比之下，英国和欧盟则在探索更具弹性的解

决方案。英国的《版权、设计和专利法》中存在关于“计算机生成作品”的特殊条款，将作者身份赋予

“为创作作品做出必要安排的人”[16]。同时，英国政府正在积极征求意见，试图在保护创作者权益和鼓

励 AI 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欧盟的主流观点认为，完全由机器生成的输出应保留在公共领域，而对

于 AI 辅助作品的保护标准则有待进一步协调统一[17]。而在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绝大多数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之所以不应当受版权保护，不是因为 AI 不是自然人、不是作者，而是因为 AI 生成内容通常

都不具有稀缺性。”[18] 
稀缺性，正是这场法律辩论的核心，触及了人类创造性贡献的本质。如果译者在共生过程中的主要

创造性输入体现在对提示的精心设计、选择和编排上，那么一个全新的法律问题便浮出水面：一个足够

复杂和富有创造性的提示本身，是否可以构成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这可能将知识产权保护的焦点从最终

的输出，转移到作为输入的提示文本上。这种观点认为，一个详尽的、充满创造性选择的提示，本身就

是一种以固定形式表达出来的原创思想，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法律难题的解决，将深刻影响未

来 AI 时代翻译等创意产业的激励机制。 

6. 结语 

大语言模型迅猛发展的当下，“翻译不再是人的单一活动，而是人与机器在深度协作中共同完成的

创造性活动”[19]。本文从共生认知论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 AI 时代翻译领域人机关系的范式转型。

研究表明，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翻译技术已从增强译者能力的“延展心智”工具，演变为能够

主动参与意义生成的“共生认知”伙伴。这一深刻变革不仅重塑了翻译实践，更对翻译的本体论、译者

主体性及相关伦理法规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共生认知框架下，翻译不再是单向、线性的“机器生成、

人工修正”过程，而是通过“递归阐释循环”实现的动态、对话式意义协商。源文本的意义在此过程中被

不断地再阐释与再创造，使翻译行为从本质上由“再现性”转向了“生产性”。相应地，译者的核心角色

也发生了转变：通过“认知卸载”将低阶的文本生成任务转移给 AI，译者得以专注于更高阶的元认知活

动，成为运用“提示工程”引导意义生成的“导演”和持续优化 AI 性能的“系统训练师”。 
然而，人机共生也带来了新的张力与困境。语言表达同质化的潜在风险、译者认知惰性的可能，以

及最为棘手的作者身份危机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都是这一新兴范式亟待解决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是

技术或法律层面的难题，更触及了我们对“创造性”与“作者”本质的哲学思考。展望未来，必须超越

“机器取代人”的陈旧二元对立，积极拥抱人机深度融合的共生范式。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培养语言

与文化能力，更要着重于提升与智能系统协同工作的元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理解并驾驭人机共

生关系，任重而道远。人与机器的共生发展，需要在“新理念、新思路和新路径，以及模型的安全性、准

确性和易用性等”[20]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才能直面人机交互时代的翻译行业需求，推动文化互通和文

明互鉴，提升国家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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